
2024年2月25日

星期日

责编 缪佳祎

版式 虞君明

我
的
家

ZHOUSHAN
EVENING NEWS

07

家

市区天气院今天阴到多云遥明天阴天袁明天中午转小雨遥今天气温院1~6益遥明天气温院2~8益遥市区风力院今天北
到西北风5~6级阵风7级袁下午起5~6级遥 明天偏北风4~5级遥 今天蓝天指数为四级袁有可能出现蓝天遥 今天森林火险
指数为三级袁可以引起森林火灾袁林区注意控制野外用火遥 舟山市气象台2024年2月24日19时发布

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人们从访亲

问友的热闹中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似

乎年味渐淡，而元宵节的到来，将过年

的气氛再一次推向高潮。“东风夜放花

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

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这来自宋代的元宵节氛围，放在今天依

然浓烈、灿烂。

大街上，公园里，到处张灯结彩，五

彩缤纷。看！金色的二龙戏珠龙灯高高
地腾飞在广场上空，向人们展示着龙年

的新气象；广场东边正举行着猜灯谜活

动，孩子们争先恐后纷纷撕掉猜中的谜
语条，拿到工作人员那里兑换奖品，一

个个欢天喜地、笑逐颜开；广场另一角，

有社区人员支起一口大锅，几个人忙着

煮汤圆，另外几个人将煮好的汤圆盛在
一次性碗里，免费送给来来往往的人们
品尝。

我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在这

远离家乡的海岛上，在这春寒料峭的节

日里，一股温暖的感觉自心上升起。

小时候，元宵节的汤圆都是妈妈亲
手做的。那时候，头一天就开始忙碌起

来，首先要做汤圆馅，我和妹妹负责剥

花生，把大颗饱满的花生米剥好装在碗
里，小的干瘪的就直接放嘴里吃掉，妈

妈说小的容易炒焦。剥好后，妈妈把花

生米放到锅里炒，随着锅铲的翻炒，花

生米在锅里互相拥挤着，前后左右地

运动，慢慢地，花生衣上出现均匀的斑

点，香气便在空气中蔓延开来。妈妈把

炒好的花生米盛在碗里，我和妹妹抗拒

不了那香气的诱惑，偷偷拿一颗放到嘴

里，一咬，咦？怎么一点儿也不脆？妈妈

便会笑着说：刚炒好的花生米要放凉了
才会脆。

花生米放凉后，妈妈用手搓去花生
米的外衣，露出雪白如脂的花生肉，然

后放到石臼里捣碎，更浓烈的香气便充

满了整个屋子。之后妈妈再把一块一块
的红糖用刀切细，放到锅里和捣碎的花
生米拌在一起，又香又甜的花生汤圆馅

便完成了。

正月十五晚上，妈妈把早就磨好的
汤圆粉揉好，便开始包汤圆。水烧开了，

汤圆下锅，不一会儿，一个个圆圆白白

的汤圆在锅里争先恐后挤出水面，浮了

起来。我们一人一碗，那时的汤圆真香、

真甜啊！吃完汤圆，烟花爆竹声便此起

彼伏地响了起来，照亮了乡村的夜空，

沸腾了整个元宵夜。我和妹妹走出家

门，呼朋唤友一起去外面看烟花，捡没

炸开的哑炮，那时的日子真快乐！

长大参加工作后，我们在大城市见

识了不一样的元宵节，大型灯会，流光溢

彩，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各种小吃，琳琅

满目，引人垂涎；真是“天上冰清月似水，

人间烟火味尤浓”。在城市的空旷地带，

孔明灯带着一个个美好的愿望飞向天
空；在城郊河畔，五彩河灯载着一个个美
好的祝愿在水面流动，把元宵节的气氛

一次次推向高潮。

我远离家乡，在舟山生活已近二十

年。在这座小岛上，虽说元宵节的气氛

随处可见，但脱离了母亲，总感觉缺少

了什么，是缺少了与亲人团聚的期盼？

以前在老家时，每年元宵节，我和妹妹

都要从不同的工作岗位回到家，和父母

一起过一个热热闹闹的元宵节，妈妈总

说正月十五是过大年，元宵节过了，才

算真正过完年。而今，相隔太远，没法回

家，我都记不清有多少年没和妈妈一起
过元宵节了。

拿出电话，给妈妈拨通视频。妈妈

兴高采烈地把她昨天刚挂好的一对灯
笼给我看，问我好不好看。那是一对红

色仿古中式如意灯笼，长方体，下面吊

着中国结穗子。我说很漂亮。

妈妈又神秘地说，等一下，你再看

看，然后她走到墙壁边。我正疑惑，只听

她说，你再看！我抬眼一看，灯笼亮了！

原来妈妈买了一对插电式的花灯。

妈妈满脸喜悦地说：“怎么样？美不

美？”我说：“太美了！你买了会亮的花灯

啊？去年的圆灯笼呢？”

妈妈说，过节就要有过节的样子，

去年的圆灯笼扔了，重新买了对会亮

的。你们虽然回不来，我老太婆一个人

（父亲于三年前去世）还是要有过节的

气氛的。

突然觉得，妈妈的生活理念充满了
正能量，相比之下，我们的日子似乎过

得老气横秋了些。因为没有孩子，从来

没有把节日真正当节日来过，如今的生

活好了，过年过节跟平时吃的用的区别
不是太大，所以没有了小时候的那种期

盼和热情。现在看来，还得向妈妈学习，

让生活多一份美好，多一份热闹，多一

份喜悦。

我也去买了一对花灯，还买了些烟

花爆竹，一定要热热闹闹地过个元宵节。

立春，在岱山岛上，冬天走得有些随意、

洒脱，没有千里冰封和万里雪飘的相送，也没

有岁月苍茫与日月盈昃的挽留，只有绵绵细

雨裹着阴冷的寒意静悄悄地瞻望。

窗外，不远处的东海雾气袅袅，隐藏了碧

海与蓝天牵手的痕迹，只落了几座建筑的影，

立体了我的目光。本想来阳台把《海奥华预

言》剩下的一半读完，手机微信的视频铃声响

起，便放下书，接通。

“哥，你在家呀，今天上什么班？”

弟弟满眼的快乐亮闪闪地看着我，仿佛

有偌大的喜事要同我分享。

“是呀，在家。今天夜班，你是不是喝多

了？”弟弟虽不易醉，但好友、好酒，常常在有

七分醉意的时候，就视频找我聊聊天，侃侃他

的心里话。

“没有。我在妈这，明天我要放假回家，今

天来咱妈这和她提前过个年。”弟弟把手机镜

头转了过去，划过满桌的菜，母亲的微笑映入

眼帘。

我在东海的岱山岛上，弟弟和母亲此时

在西部，他的工作地，而弟弟的家在北方。我

们是一个等边三角形，底边是北纬30°，相距
2000多公里，等边相距1200多公里。我和弟

弟都是企业员工，能在一起全家团聚，那已经

是遥远的故事和一种奢侈的愿望了。

我们长大工作后，才真正感受到祖国的辽
阔。虽然，飞机、高铁、自驾让我们相聚变得轻

盈。但是，彼此放假的时间却是无形的“坎”，挡

住了我们的拥抱，也挡住了相思的融合。

聚少离多了，兄弟姐妹间，少时在一起的

“相爱相杀”，便成了最美的回忆！

我有时候希望时间过得快些，到退休了，

我们就可以团聚了；有时，又希望时间还是慢

点好，让母亲老得慢点！

“哥，我想你了！”弟弟的性格跟了北方

人，他常常把丰富的表情通过视频毫无隐
藏地抛洒给我。我知道，他是想让我疼他

了，也想看见我与他有同样的表情，看见我

也想他了。

小时候，父亲在远方，母亲忙着工作。只

有我和弟弟在一起，漫山遍野地追逐年少时
光。我给他做饭、洗衣服，我和他一起与人打

架、抓鱼、捡废铁。不过，他从来都不叫我

“哥”，他叫我“老周”。

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上二年级的某一天，

我们在捡废铜烂铁的时候，他突然极其自然

而又随意地叫了我一声“哥”。后来，多次问他

为什么改口，他说不知道，也记不得了。可是，

我永远记得，在他叫我“哥”的那一刻，我呆了

很久，激动了很久。

“你又喝多了，少喝点，明天你还要坐火

车，让我和妈说几句。”我心里是想他的，我相

信，他能从我的目光中看出来。

“妈说：你昨天才和她视频过，咱哥俩好

好聊聊。这一阵子，工作太忙了，快一个月没

和你说话了。”他的目光中含着可怜，和小时

候被人打了，回来找我的目光一样可怜！

“哥，我给你说，我把你发给我的文章《冬

寒》给妈刚读完，咱妈哭了！”我愕然，心猛的

一揪。

《冬寒》是冬至那天我的生日，母亲却把

我的生日给忘记了，我心里难过而写的。完稿

后，随手就发给了弟弟，或许他今天才认真读

完，也或许他想在今天读给母亲听。

聊了许久，弟弟很开心，只听见母亲在视

频那头一个劲地说：“不要喝了，喝多了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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